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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华作为当代贵州仡佬族文学的重要代表，其小说对边地苦难与救赎的深刻书写亟待系统的美学阐释。

当前学界对其作品审美意蕴的研究尚显薄弱，尤其缺乏以救赎美学为理论支点的深入探讨。本论文旨在

填补此研究空白，以瓦尔特·本雅明的“灵光”、消逝论与弥赛亚救赎观、西奥多·阿多诺的否定美学、

以及韩炳哲对“平滑美学”的批判与“否定性追寻”为核心理论资源，建构起理解王华小说救赎美学的

理论视点。研究表明，王华通过将西方批判理论资源与中国边地经验、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相融合，在苦

难叙事中创造性地实践了一种具有深刻批判性和精神超越性的救赎美学，不仅深刻揭示了现代性进程中

生态危机、伦理困境与文明冲突，更在美学层面为边缘者提供了精神突围与价值确证的路径，为理解中

国当代乡土文学的美学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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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contemporary Gelao literature in Guizhou, Wang Hua’s pro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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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of suffering and redemption in border areas urgently needs systematic aesthetic inter-
pretation. The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aesthetic connotation of his works is still weak, 
especially the lack of in-depth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ulcrum of redemption aesthetics. 
This paper aims to fill this research gap, using Walter Benjamin’s “aura”, evangelism and messianic 
view of redemption, Theodor Adorno’s negative aesthetics, and Han Bingzhe’s criticism of “smooth 
aesthetics” and “negative pursuit” as core theoretical resources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perspec-
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demptive aesthetics of Wang Hua’s novels. Research shows that by in-
tegrating Western critical theory resources with Chinese borderland experience and ethnic minor-
ity cultural elements, Wang Hua creatively practices a profoundly critical and spiritually transcend-
ent redemptive aesthetics in suffering narratives. It not only profoundly reveals the ecological crisis, 
ethical dilemmas and conflicts of civiliz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ty, but also provides a path 
for spiritual breakthrough and value confirmation for marginalized people at the aesthetic level, 
and provide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aesthetic exploration of con-
temporary Chinese vernacular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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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贵州仡佬族作家王华是当代创作丰赡的作家，多年笔耕不辍，其创作始终聚焦边地劳苦大众的苦难，

既书写他们在现代性语境下的挣扎，也彰显其人性光辉。 
王华的《雪豆》(2007 年更名为《桥溪庄》出版)、《傩赐》《家园》等小说，刻画了现代化进程中少

数民族边地乡村的苦难，以及人与自然、人与命运的冲突。其作品中的受苦者呈现多元救赎路径：《傩

赐》中，秋秋以承担苦难实现精神救赎，蓝桐以出走完成自我救赎；《雪豆》中，雪豆凭“猫性”在疯魔

与自愈中获赎，桥溪庄则通过揭示传统工业带来的苦难真相实现众生救赎；《家园》中，依那以自我牺

牲完成对安沙人民的救赎。本文聚焦上述三部作品中的多元救赎路径，以救赎美学理论为切入点，探析

王华救赎美学观的文本呈现，为理解其作品的内在思想情感提供参照。 
国内学界对王华作品的研究涵盖乡土叙事、女性意识、生态批评等多个领域。在乡土叙事方面，彭

正生、方维保与在《边地·边缘·边界——王华的文学视域、价值立场及精神限度》[1]中以文学地理为

切入点，从宏观层面系统剖析了王华小说的边地叙事特质、反现代性价值立场及其精神局限，是研究王

华创作的纲领性文献。剖析其作品中城乡文明碰撞下的伦理失序与文化坚守；女性意识研究则从长女情

结、身体叙事等角度，探讨女性意识的觉醒过程，张羽华、曹蕊在《生存的挣扎与生活的执著——评王

华的〈傩赐〉》[2]这篇评论以《傩赐》为参照对象，从深度解析乡村女性在生存与精神双重挣扎的角度，

解构王华对女性命运的书写逻辑；生态批评聚焦其作品对工业化破坏自然与人文生态的揭示以及对生态

救赎的探索，如贵州学者谢廷秋在《家园忧思录——生态视域下的仡佬族作家王华解读》[3]中，以“家

园”为核心母题，将王华的散文与小说串联，提出“家园忧思三部曲”(《桥溪庄》《家园》《天上种玉

米》)的创作脉络，系统梳理其生态意识的发展轨迹。然而，现有研究对王华长篇小说中凸显的美学意象

的系统梳理与深入分析较少，缺乏从审美理论的角度观看其背后创作思想变迁的整体把握，因此本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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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救赎美学中的相关视点来深入剖析王华在小说中以文本来呈现深刻的故事内容，并探讨作者在其中

的审美理想。 
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4]中指出，工业复制技术致使传统艺术

“灵光”消逝、文化商品化，主张以弥赛亚式救赎美学唤醒被压抑的历史记忆，借艺术碎片重拾主流叙

事遮蔽的苦难，实现辩证救赎，认为艺术应成为“历史的爆破点”，于灾难中探寻救赎可能。阿多诺在

《美学理论》中强调，艺术须以自律性与否定性对抗文化工业的操控，其核心功能并非提供虚假安慰，

而是揭露现实异化，于形式断裂中唤醒批判意识，如其所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但唯有艺

术能救赎这种野蛮。”[5]韩炳哲在《美的救赎》中批判数字时代“平滑美学”(如社交媒体点赞文化)消解

了美的否定性，导致社会同质化，主张重建艺术的创伤性瞬间(如灾难、遮蔽)，通过“逗留”的审美时间

打破效率逻辑，恢复生命的沉思维度，提出“美是异质性的刺点”[6]。 
救赎美学是人类以审美形式对抗生存困境的精神实践，其本质在于通过艺术叙事、象征与体验，将

“救赎”这一宗教–哲学命题转化为可感知的审美经验。从基督教的神性救赎到现代文学的存在主义突

围，其始终围绕“苦难–超越”的核心矛盾，在角色觉醒、符号隐喻与叙事解构中，为人类提供超越现实

异化、追寻意义之光的审美路径。 

2. 救赎的路径：从肉体苦难到精神超越 

王华的《雪豆》《家园》《傩赐》均以魔幻现实主义笔法聚焦现代性冲击下的生存困境：《雪豆》揭

示工业文明对生态与身体的双重异化，《家园》展现传统家园在现代文明碾压下的消逝与救赎尝试，《傩

赐》则探讨贫困语境中伦理秩序的崩塌与个体的道德突围。三部作品通过荒诞叙事与象征手法，构建了

对工具理性、文明冲突与封建陋习的批判，最终指向对生命本真与精神救赎的探寻。 
(一) 生态异化与“灵光”的消逝与重构 
王华在长篇小说《雪豆》中，通过呈现传统工业经济对乡村生态的毁灭性冲击，引发对人类未来命

运的深层叩问。值得注意的是，其叙事并未止步于苦难的陈列，而是通过主人公雪豆的“非自然性”存

在展开多重隐喻——雪豆与“猫”的动物性–人性融合书写，在美学维度上彰显出对未受文明规训的野

性生命力的价值重估。作者刻意将雪豆推向疯癫的生存境遇，并使其在疯魔状态中依托“非自然性”的

神力实现灵魂救赎，这一叙事设计与桥溪庄遵循秩序规范者的命运困局形成鲜明对照：当所有符合工具

理性秩序的人物均陷入生存“死胡同”时，雪豆的“疯癫救赎”恰构成对现有文明逻辑的反讽。 
由此观之，本雅明“灵光消逝论”为解读文本提供了重要理论支点：桥溪庄水泥厂排放的工业烟尘，

本质上是对自然“灵光”(即事物所承载的原真性、独特性与神圣性)的系统性摧毁，而这种摧毁恰如机械

复制时代对原真性的消解——工业文明以标准化生产逻辑消解了自然与生命的独特性。雪豆的“猫性疯

癫”绝非简单的野性崇拜，而是阿多诺否定美学的文学实践：通过展现超越人性规训的动物性行为，解

构工具理性对生命本真的压抑与异化。其中，“死精”“气胎”等生育异化叙事，更成为工业文明吞噬自

然生命力“灵光”的直接证据——当人类最本初的繁衍能力被工业烟尘扭曲，自然生命力的神圣性便已

被工具理性彻底祛魅。 
文本对工业化破坏性的呈现具有鲜明的实证性。王华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快速工业化对生态与人

类生存的不可逆损伤，通过桥溪庄村民的生存危机揭示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脆弱性。最初，村民因水泥

厂带来的就业机会与交通便利迁居至此，对富足生活的憧憬却成为苦难的开端：水泥厂持续排放的烟尘

将村庄笼罩在灰霾之中，导致青壮年男性“死精”、女性怀“气胎”的群体性病理现象。这种生育机能

的异化不仅使桥溪庄陷入人口繁衍的绝境，更引发村民精神与行为的系统性扭曲——生态危机与生存危

机相互交织，最终将整个村庄拖入疯魔化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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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雪豆作为桥溪庄最后一个新生儿，其出生本身即承载着预言性隐喻：她出生时便发出“完了”

的呓语，连续的预警使接生婆与李作民陷入集体性恐慌。这一预言在后续十余年中被残酷印证——桥溪

庄再无新生命诞生，要么无法受孕，要么孕育“气胎”的虚假生命。在此，人类的自然身体彻底沦为工

业文明的“废墟”：当家族子嗣的延续成为奢望，青年男女便异化为生育工具理性的牺牲品。总之，王

华在《雪豆》中以极致化的叙事策略凸显乡村的生态创伤，通过荒诞离奇的情节设置将桥溪庄塑造成末

日危机的临界点。其叙事的深刻性在于，将生态灾难的具象呈现与人类身体、情感的异化过程紧密耦合，

并以魔幻手法将生理苦难升华为生态寓言，最终揭示出人与自然共生一体的存在论本质——当自然“灵

光”被工业文明吞噬时，人类的身体屏障与精神堡垒亦将随之崩塌。 
(二) 边缘空间的救赎潜能 
《家园》中，安沙最初是如世外桃源般的美好家园，却因城市文明的诱惑与工业扩张沦为“生存与

良心的献祭”。下游水电站的修建使安沙被淹没为水下村庄，昔日生机盎然的仙境就此败落，这既是安

沙人的失守，亦是人类文明的遗憾。而后，安沙以“非自然神力”从水下浮为“水上村庄”，完成生态自

我救赎，却仅为带回主人公依那贴身衣物的王相、王权所知，其存在隐秘而孤独。 
若说《雪豆》以超写实手法再现生态沙漠中的生存困境，《家园》则以想象性笔触勾勒出作家心中

故乡应有的模样。小说开篇便以奇幻笔触描绘安沙：“安沙的黎明是从水上的一片乳白色开始的……河

岚……气壮山河的……长到河谷的半山腰的时候，才袅袅的牵牵扯扯的上天去。”[7]王华以“河岚”“黎

明”“太阳”“水雾”等洁净自然意象，将安沙置于白雾笼罩的仙境之中；但工业文明的推进，使这一仙

境即将沦为虚无的水下之城。 
故事始于黑沙钢厂下岗工人陈卫国的离奇经历。他参与工人集体闹事并失手致保安死亡，身为领头

人之一背负命案，又因儿子担心受牵连而被劝逃亡。儿子那句“你不是陈卫国，你就不是我爸”[3]的冷

漠话语，与癌症晚期的诊断，促使他从医院逃离，最终误入世外桃源安沙。 
王华以魔幻手法打破现实逻辑：陈卫国在昏沉中抵达安沙，改名“依那”，在这片净土上安然生活

五年，而他本是被判定“命不久矣”的人。这种离奇命运，使他成为故乡黑沙与新乡安沙间的连接点。 
安沙的魔幻特质还体现在对生死的独特认知——当地人视死亡为“回老家”，老人会主动食用“坨

朴”草安然离世。笑鱼奶奶的“回老家”场景，便烘托出安沙人对生命的敬畏与自由选择。然而，黑沙公

司因修建水电站要求安沙人搬迁，宁静被打破。现代工业的发展与安沙无关，却要以其家园为代价，暗

含作者对生态文明消逝的沉痛。 
依那深知现代文明的“吃人”本质，不愿安沙人陷入绝望，遂寻找新家园。但黑沙人以城市的新鲜

事物诱惑安沙人，使他们对外部世界心生向往。当依那带回新家园信息时，众人已不再期待。依那被要

求教授安沙人说黑沙话，首句便是“主任请抽烟”[7]，暗含对外部世界虚伪人情的讽刺。 
搬迁至冰河庄后，安沙人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土地贫瘠难以自给，男人们在水泥厂做苦力却被欠

薪，老人们因无法掌控生死而集体自杀。安沙人的命运在现代文明中彻底扭曲——依那带队做“背篼军”，

攀枝花参与人口买卖，笑鱼乞讨，木朵卖血，依那甚至试图伪装“曹操干尸”救赎众人，其子陈副总经

理也沦为疯子。他们以个体悲剧完成对群体的救赎，彰显崇高美学。 
张垒妻子生下的“猫脸”畸形儿被安沙传统“方占”治愈，这一魔幻情节象征：丢弃传统便会失去

美好，而生命的救赎需从传统灵性中找寻。 
总而言之，《家园》描述了一个纯净的世外桃源安沙，因为黑沙公司修筑水电站，与世隔绝的安沙

人接触到外部世界，从安沙搬迁到黑沙冰河村后所发生的与现代文明极不符合而生发的悲剧生活。小说

叙述了两个极端，一边是安沙人民干净透明的“共产主义”生活，一边是现代文明看似光鲜亮丽实际秀

外慧中的人情社会，二者之间在安沙人民融入现代城市中体现的淋漓尽致，王华也在用这种荒诞、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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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叙述方式在质疑现代文明欲望的裸露与残暴，呼唤人们珍视并找寻美好的家园。 
(三) 伦理困境中的否定性抵抗 
王华在《傩赐》中讲述因为贫穷所以在傩赐庄滋生出“一妻多夫”的陋习，描写主人公秋秋在这样

传统陋习中是如何反抗以及被同化的，秋秋的选择喻示着什么呢？她在这场抗争中又该如何拯救自己的

人生呢？她在长久的思考中选择了先前最为拒绝现在最为弱势的丈夫——岩影。她的牺牲并不是挣扎后

无果的妥协，她已经站在了人性以及伦理责任的高度，超越了自我的私有性，完成了一次悲壮而崇高的

抉择。 
故事的最后，秋秋选择大哥岩影的决定让所有人都很高兴，除了蓝桐。但秋秋自己呢？她或许一直

爱的都是蓝桐，她从未真正正视自己的内心，她的所有欲望和思想，她把自己处于一个承担者的角色之

中，她一直都是在为别人考虑。或许是她真正的心爱蓝桐，所以她知道蓝桐的心还不定，她似乎更愿意

相信，蓝桐不能安心待在傩赐这样的地方，而岩影在雾冬出事后一直帮秋秋做农活，她对他更多的也是

自责、惭愧与感激。秋秋在所有人的期待下，隐藏了自身最真实的情感需要。这也是秋秋最让人心疼的

地方，她以“他者”的身份救赎所有人，秋秋选择岩影的行为，需置于韩炳哲“消极伦理学”框架解读：

在“一妻多夫”的伦理困境中，她通过“非选择的选择”(拒绝蓝桐的浪漫可能，承担照顾雾冬的责任)，
建构了“逗留于否定”的审美时间——这种选择不是对封建习俗的妥协，而是通过主动承担伦理责任，

将个体苦难转化为对“平滑伦理”(即默认习俗合理性)的抵抗，形成韩炳哲所言的“异质性刺点”。 
小说以秋秋的婚姻为线索，揭示了贫困与封建习俗的共谋。新婚妻子秋秋被隐瞒自己所嫁为“三夫”

的悲惨现实，她的“新婚月”被轮流分配给三兄弟，然而她是一次一次的绝望，如果说第二次“新婚月”

的对象是蓝桐让她虽绝望但还易于接受，在第二个月结束后原本以为自己有机会和蓝桐共处一生，但被

无情地告知等待自己的还有第三个丈夫。于是她奔告政府，在傩赐庄大家似乎共同约定的“习俗”难以

打破后，她对人生彻底的绝望，自己对于爱情的美好幻想全部被打破，如同这傩赐庄的雾气一样变得虚

幻、难以捕捉。“多夫共妻”这一荒诞的设定本身就暴露了封建制度对于人性的磨灭与压迫。秋秋个人

的抗争虽以失败告终，但她的行动本身就已经构成对封建伦理的强烈控诉，而蓝桐的觉醒也暗示了救赎

的可能——通过青年一代的思想启蒙，逐步瓦解传统陋习。 
看到秋秋的选择之后蓝桐决定再次离开。正当他准备再次离开的时候，村长陈风水带着一帮傩赐的

黑户孩子一齐跪在蓝桐面前祈求他留下来当这群黑户孩子的老师。故事的最后，蓝桐是村子里唯一的高

中生，面对陈风水带着一众黑户孩子的苦苦哀求他会留下来吗？他的留下会不会给傩赐庄这个地方什么

不同吗？今后傩赐庄“一妻多夫”的桐花姑姑的故事还会再上演吗？傩赐的未来又会如何？这些黑户孩

子他们的命运是否还会延续秋秋、雾冬、蓝桐、岩影他们身不由己的悲惨命运吗？故事在描写傩赐特有

的白太阳当中戛然而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疑问。 
如果蓝桐留下，他会不会用知识教授村里的黑户孩子们男孩一生只娶一人、女孩一生只嫁一人呢？

他似乎是这个灰暗村庄里唯一有希望发出光辉的明珠了。 
“越过这一片黑压压的人，我看到了秋秋和四仔妈。她们像两颗向日葵，孤独地站在冷雨里，默默

地把我注视。”[8] 
他最后的眼光定格在一开始便是只嫁一人的四仔妈和经过挣扎抗争之后嫁给了一人的秋秋，头顶上

仍旧是那团明媚又忧伤的白太阳，秋秋的命运经过挣扎，虽然仍旧与蓝桐、雾冬、岩影这三个男人的关

系纠缠不清，但是最后是她自己选择了岩影并一起照顾雾冬，此刻，她也像旁边的四仔妈一样只需守着

一个男人过日子了。 
那么，今后还会有另一个秋秋吗？或许有，或许也没有，故事的结尾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在她们的头顶，靠着山尖的地方，有一轮白太阳。因为雾太湿太重，白太阳显得很单薄，单薄得若有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6.141022


赵晓莉 
 

 

DOI: 10.12677/cnc.2026.141022 147 国学 
 

若无。[8]”傩赐的过去历历在目，傩赐的现在伤痕累累，傩赐的未来，那轮象征着希望的白太阳依然高

高挂在天边，在一团团的迷雾之中闪烁着微薄的夕光。 

3. 救赎的美学范式：魔幻现实与地域神性 

王华在《雪豆》《傩赐》《家园》三部作品中，构建了以“魔幻现实”与“地域神性”为核心的救赎

美学范式。通过魔幻意象的符号隐喻与边缘地理的场域功能，其作品围绕不同语境下的救赎主题(生态危

机、伦理冲突、文明湮灭)，塑造了各具特质的苦难者形象，展现了从个体到社群的救赎路径，并最终指

向震撼警示、崇高精神与诗意重生的审美启示。以下从“魔幻意象的救赎功能”与“边缘地理作为救赎

场域”两方面展开学理分析。 
(一) 魔幻意象的救赎功能 
王华通过魔幻意象的符号化建构，赋予苦难与救赎以超现实的叙事张力。这些意象既作为苦难的载

体，又承担着突破现实困境、实现精神超越的救赎功能，其运作逻辑呈现为“个体救赎–社群救赎”的

递进关系。 
王华以桐花姑姑与秋秋的相似故事展开叙事，让秋秋在桐花节仪式当中从潜意识上接受这种原本不

相容的“一妻多夫”陋习，用神话传说故事的形式，赋予了这个“陋习”以深厚的历史原因以及无可奈何

的情感。以神性的方式完成对秋秋接受自身悲惨命运的救赎，最后，秋秋也以理性的选择，站在了崇高

的牺牲的一面，完成了对整个傩赐庄的救赎，这种宏大的崇高情感给人以心灵上的震撼之美。 
《雪豆》中雪豆与动物意象“猫”的行为习性相互对应，而一切的悲剧似乎都与“猫”相关，一向机

灵的雪山因为给雪豆抓猫被墙头掉落的砖头砸傻，变成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傻子。雪豆也因为心中对山

子的执念，得知山子在学校与女同学恋爱，被学校开除，那位女同学也遭受不住爸妈的打骂而割腕自杀，

山子就此堕落，变得一蹶不振。由此打破了山子在雪豆心中可以给女人带来幸福的幻象，所以，她也整

日在和猫的交往中行为与眼神越来越具有“猫性”，甚至是被自己的母亲以及村里人称为是“猫精”，这

也从侧面得出雪豆的人性与猫的兽性合二为一，以此在她身上被赋予了更加魔幻的神力。 
雪果因为自己不能生育的生理缺陷与情妹妹雪朵爱而不得，因为雪朵妈不希望雪朵不能做一个真正

的女人，阻碍雪朵与雪果来往，甚至是强迫雪朵与继兄山子在一起。最后雪果不想因为自己耽误雪朵在

陈小路那里买来妻子田妮，他最开始以酒精麻痹自己，与田妮不知疲倦的进行性发泄，但是他心里想的

是雪朵，口中呼唤的是“朵啊”，他渐渐地也在这种疯魔以及这种看似纵欲实则为自我压抑的情欲中丧

失自我。直到雪朵回归，并且怀了山子的孩子，这让不能生育又十分渴望生育雪果受到了更加强烈的刺

激，他的精神最终崩溃，变成了一个只知生育的机器。最终，雪果因为脑子中时常出现的“魔影”而变得

疯疯癫癫，并且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比如差点强暴自己的亲生母亲以及妹妹雪豆。最后因为他的疯魔，

父亲李作民怕他再作出伤天害理的禽兽事情，于是在将他引诱喝醉后，砍掉他的一只脚底板，这一事件

使得情节更加赋予魔幻性。雪豆也在雪果的魔怔中变得神经错乱，她的神态、眼神、动作表现都复刻上

猫的影子。最后痴傻的雪豆与雪山衣衫不整的在村庄里游荡直至消失，等再次回来时，她已经怀孕，后

来经过治疗，雪豆的痴傻变好了，但是她失去了记忆，唤醒她记忆的仍旧是与她相关联最大的“猫”： 
“雪豆去观音庙里看猫，没有猫，她就在她的脑子里寻找丢失了的记忆，把那些猫的样子一个一个

地找回来。后来，她的那些猫全回到她的脑海里了，她在心里看着这些猫，嘴里呼唤着猫的名字。”[9] 
在故事末尾，雪豆的记忆被“猫”找回，她又变成了以前那个正常的雪豆，并且在经历了一切之后，

她又有了一些改变，她不仅变得正常，并且不再有对山子的执念。她回到了自己的人生轨道上。她在痴

傻的过程中与同样痴傻的雪山以及猫们，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现在她还将去找雪山，完成对雪山的救

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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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豆说，作民爸，告诉他们，我怀的是雪山哥的孩子[9]。雪豆说，作民爸，你跟他们说，离开桥溪

庄[9]。雪豆说，作民爸，我要去找雪山哥，我要生下他的孩子[9]。 
王华还是通过雪豆在猫性的引领下，以启迪真相的方式，从雪豆之口告诉救赎整个村庄的方法，那

便是离开污染源桥溪庄，离开这个让男人“死精”、女人怀“气胎”，让正常人变得痴的痴、傻的傻、疯

的疯的地方。最后，雪豆想要生下的孩子就是桥溪庄未来的希望，这是新生的希望！ 
在《傩赐》中作者用了大量篇幅描述傩赐庄上空永不散去的迷雾，在外界已经进入春天时，“我们

傩赐还被一片浓雾笼罩着，还被白太阳的那一份忧伤笼罩着[8]。”傩赐这个地方还是被迷雾笼罩着，这

里似乎与外界失联了，进入了傩赐，连四季的变换都变得奢侈了起来，这里常年是雾，给人带来一种绕

不出去的魔幻挣扎与淡淡的忧伤。封闭的地理环境喻示着人物命运在这其中也是如迷雾一般绕不开、挥

不去，一直缠绕在眼前。这种魔幻的自然景象，有时又暗示着人物命运的走向，比如“回过头，太阳明明

还在天上挂着，可秋秋这边就像有一种什么无形的东西在拒绝着阳光，抑或，太阳的法力还够不着秋秋

这边[8]”。这是秋秋出嫁时在去往傩赐路上的情景，这种魔幻似的反常，用“阳光”这种代表温暖与光

明的意象警示着进入傩赐的背立面，即“黑暗”、“阴湿”，这里一语双关，既是指代傩赐庄恶劣的自然

环境又暗指傩赐“一妻多夫”的隐性秘密。 
同时，这样魔幻的自然意象也推动着故事的发展走向。“雾一团一团地移动着，就把一个孩子哇啦

哇啦的尖叫声传过来了。”[8]这里的“雾”让秋秋和蓝桐看到了四仔妈被蓝桐母亲的另一个男人管高山

欺负，这也是秋秋第一次离“一妻多夫”的陋习最近的一次，但是，蓝桐的犹豫却没有吸引她的注意，所

以她失去了这次提前知道自己命运的机会。 
总体而言，王华的魔幻意象并非单纯的超现实炫技，而是以神性逻辑消解现实困境的不可解性：通

过意象的符号隐喻，使个体苦难获得精神超越的可能，同时将救赎维度从私人领域扩展至社群层面，形

成“魔幻—现实”互文的救赎美学。 
(二) 边缘地理作为救赎场域 
王华笔下的桥溪庄、傩赐庄、安沙村等边缘地理空间，并非简单的故事发生地，而是被建构为承载

传统“灵光”的救赎场域。这些空间的“边缘性”——与现代城市化进程的疏离、地理环境的封闭性、文

化身份的模糊性——使其成为人性救赎的独特载体。 
从地理属性看，边缘空间的封闭性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苦难的滋生地——桥溪庄的工业污

染、傩赐庄的伦理冲突，均与空间封闭导致的“现代性滞后”相关；另一方面，这种封闭性又为神性救赎

提供了场域可能。安沙村的“疗愈力”最为典型：绝症患者陈卫国在安沙“平平安安度过了快 5 年”，

其“美丽、祥和”的氛围所调养出的“与世无争的神性生活”，恰是现代文明所遗失的精神家园的镜像。

不管是在桥溪庄还是傩赐庄还是作者很可能虚构出来的安沙村庄，这些都是王华以自身的乡村生活经验

在文学中进行边地故事创作的在地性表达，这些偏远之地看似是城市化发展的“弃儿”，实际上正是这

些边地被赋予了传统历史的“灵光”，她在创作的时候尤其隐藏本人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在作品中也

不具体加入主人公以具体的民族身份，比如傩赐中的桐花节，“一代一代的祖辈只告诉傩赐人要过桐花

节，过桐花节的时候要穿这样一身盛装，但并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民族。就是说，傩赐人不知道自己是

什么族”[4]。这样的虚构性就使得边地成为人性救赎的一个在地救赎场域。 
从文化属性看，边缘空间的“虚构性”增强了救赎场域的普遍性。王华刻意模糊作品中社群的民族

身份——“傩赐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族”[8]，使边缘地理超越具体族群界限，成为人类面对现代性困境

时的精神实验场。这种“去民族化”处理，既保留了地域文化的“在地性”(如桐花节、阿依节等仪式)，
又使其成为承载普遍人性救赎的抽象空间：封闭空间中的传统仪式(桐花节、阿依节)、自然奇观(竹楼浮

出水面)，均成为对抗“乡土文明湮灭”的救赎媒介，赋予边缘地理以“诗意重生”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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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边缘地理作为救赎场域，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与现代性的“距离感”，保存传统文明中可

资救赎的精神资源，使空间不仅是故事的背景，更是参与救赎进程的能动主体——它既见证苦难，又孕

育重生。 

4. 受苦者的崇高化：弱者的神性 

小说中蓝桐脑海中想要带他离去的“蝴蝶”们，或许是父亲的专制、或许是他自身的懦弱而转瞬即

逝，但是这些“蝴蝶”的每一次出现，都是他对傩赐庄上封建陋习与父权制权利的消极抵抗，与韩炳哲

的“消极伦理学”交相呼应。 
《傩赐》中蓝桐在面对秋秋对自己即将成为她第二个丈夫的绝望时，他说：“秋秋，我知道你无法

接受这种生活。……我其实也无法接受，但是我没能力改变，我是傩赐的男人，就得按傩赐男人的法则

生活[8]。”所以蓝桐的本质就是懦弱的，他也一直知道自己的懦弱，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思想，在他的

思想深处同样渴望着改变，他知道这种“一妻多夫”是一种陋习，是在犯法。并且自从秋秋出现，他就预

示着自己可能会和父亲或者和管高山一样，和自己的兄弟一起守着同一个女人过着一段“畸形”的人生，

他知道这是与正常人生相错位的，于是蓝桐脑子里时常出现让他翩翩欲飞的蝴蝶意象： 
我躺在床上跟坐在地头一样，半睁着眼，看着我头脑里那些紫色的、黑色的或者红色的思想像蝴蝶

一样飞出来，在我眼前翩翩起舞。它们似乎要带我离开傩赐，去另外一个地方，去过另外一种生活。可

是，我身体里却没有能够支撑起我两腿的力气，我像软体动物一样让它们失望[8]。 
他最后的离家出走所以才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他在苦难中战胜了个人的弱小，现在出走的他不仅

是为了自己一人，还是有着秋秋只想嫁予一夫的渴求，所以他离家出走不光是为了逃离这个让他深感窒

息的地方，还是为了能够挣钱还给岩影当初合伙娶秋秋的钱，这样秋秋就可以跟着雾冬一人过日子。在

这次来之不易的下定决心中，我只看到了一个虽然本身弱小但内心无比强大的孤勇者，他的抗争也是具

有崇高的，由此在他身上闪现着弱者的神性光辉。 

5. 结语 

王华将边陲地域的苦难叙事转化为生态关怀与伦理寓言，她的创作超越了地域的局限；但是在对传

统的追寻当中对现代文明性的单向度批判(如《雪豆》将传统工业化简化为堕落和消解生态的文明)可能简

化历史发展的复杂性。 
救赎美学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到韩炳哲的“平滑社会”批判，始终强调艺术对异化现实的超越。

在王华小说中，这一理论转化为边地苦难的神性救赎：苦难形象通过揭露再续生存的真相(如雪豆最后对

作民爸让村民们离开桥溪庄)、理性抉择和传统仪式来实现人性精神或生态的救赎，将个体的牺牲与自救

升华为美的崇高。其价值不仅在于揭露现代性文明对传统文明的滥觞，更在于为书写边缘者提供了一种

美学范式——在否定性的裂隙中，照见人性复归的可能。当现实沦为平滑的荒漠，唯有异质性的“灵光”

能刺破黑暗，让受苦者在美的崇高中获得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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